《对话·最美教师》——一位语文老师的生命课堂
【节目预告】十年前他说，不一样的人生也能拥有同样的精彩。当疼痛成为日常，他仍把最饱满的精神留给课堂，31年不离讲台，他把自己变成一本教科书，告诉学生“语文即生活”。本期节目，我们一起对话泸州七中语文教师詹光伟，看一位师者如何用生命诠释，什么是有温度的课堂。
【记者出镜】2014年的冬天，我采访了泸州的渐冻症老师，詹光伟老师。当时他告诉学生，不一样的人生也可以拥有同样的精彩，十年后的今天，他依然还在课堂上，今天我又来到了泸州，来到了詹光伟老师的课堂。
【小标题：语文的温度】
记者：现在的身体状态怎么样？
詹光伟：这个进行性萎缩呢，只会越来越糟糕。就以上课为例吧，以前上三四节课，没有大问题，像比如说今天上了一节课，就开始有点累，你没有那么多精力，每一种事情都去做的时候，就把这个精力用在上课上，用在和学生面对面上面。
记者：我这两天去听您的课，课堂上的您我感觉全是那种，特别地有热情，特别有激情的一种状态，31年的课堂，这样的热情怎么去保持？
詹光伟：还是热爱，确实热爱。语文是有温度的、有精神的、有情感的、有精气神的，教学生要做有血有肉的、有爱的顶天立地的人。
记者：有的人说教语文，当语文老师需要感性，您觉得您是一个感性的人吗？
詹光伟：尤其感性，尤其是语文感性一点更好一点，该喜就喜，该怒就怒，该爱就爱，该恨就恨，这就是语文。虽然还没有做到很好，但是我还是就是把自己最精神的一面，展现在课堂上，真的是痛并快乐着。我希望让学生看到一个怎样的我呢？虽然我站不起来，虽然我动不了，但是因为热爱，因为我可以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，所以每一个生命都是可以顶天立地。
记者：您教的学生，您感觉10年前的学生和今天的学生变化大吗？
詹光伟：总体来说还是不大，七中的孩子都比较的积极上进，但是这些年，我还是觉得我们孩子有一些问题，对生活冷漠，不会爱，不能感受语言文字，不懂感恩，也不爱阅读，不喜欢写东西，也不能写东西，过于依赖电子化、手机化这些东西，其实导致的问题还是不少。根源还是不爱生活，我们语文10年之后所面临的情况已经在变，我们该怎么做也在变。
记者：我看您上课的时候会给学生引入很多的诗歌，这是您独到的一个教学方法吗？
詹光伟：我记得第一节课教朱自清先生的《春》，无论我给他范读，还是放一些非常漂亮的朗读，听到后面部分他就瞌睡，然后初一的时候讲诗歌，讲曹操的也好，讲李白的也好，感觉不到，就带领学生怎么读，反复地找语感，文言的语感，诗歌的语感，语言文字的语感，我真的是看到明显感到有的孩子在进步。
记者：让学生首先多读，读完之后也不用去理解它，就去感受语言文字带给他直接的，最直接的那一种感受，看似是一个学科的一个课堂，但是实际上塑造的是一个人的精气神。
詹光伟：一个人的精气神，或者说一个生命成长的课堂。

【记者出镜】十年前我见到詹老师的时候，他说他上课的时候只要能站着，他尽量都站着，十年后的今天，我再次见到他，他已经没有办法站立，全程都坐在轮椅上，他喜欢看书，同学们说帮他晒书，晒了慢慢两个羽毛球场，他就在这些书中去徜徉。
【小标题：教育的本质】
记者：您在一线工作了有31年，您觉得什么样的教育是好教育，什么样的学校是好学校？
詹光伟：一个好学校还是要出成绩，但第二个更重要的是，无论是孩子，还是老师，都要觉得我学得开心，我教得开心，我学得值得，我教得值得，很愉悦，但这个不容易做到。现在孩子也很累，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比较卷，但是卷这个词，如果是理解为积极上进，努力去拼，我觉得是好的，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如果理解为孩子很累很疲惫，老师也很累很疲惫，而且未必是孩子成长所需要的。
记者：所以区别是卷还是去奋斗，那么其中很关键的因素就是老师和学生是否是愉悦的。
詹光伟：我的理解是所谓的教育吧，不要只看眼前，孩子是一辈子的事情，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情，眼光长远一点，真正让孩子成长的，我觉得那个教育才是好的教育。
记者：现在有一种说法说 AI时代到来了，第一个会被取代的就是教师的行业，您觉得教师会被取代吗？
詹光伟：应该不会吧，每一种学科，哪怕是数学物理，里头也一定有它独特的东西，因为人是活的，人是情感的。
记者：知识获取更便捷的时代，教育的重要性更体现在对于人的塑造上。
詹光伟：我希望就是我们的教育尽量地慢下来，尤其是语文慢下来，知识层面或者能力层面，我们要培养，而且必须培养。怎么样在学习的实用性和去功利化之间去平衡，还得......
记者：您一直在尝试做这样的平衡？
詹光伟：早期的时候一直教最大的班，最好的班，是不是又过于去看重成绩了呢，我不知道，但那个时候成绩确实很好，现在就是按自己理解的方式来教学，是不是就牺牲了一些成绩上的东西呢，我也不知道。初中这点东西说实话，技能性的东西，当一个孩子上了高中，上了大学，回头看，你那点东西算什么？可能三年后五年后你就忘了我教的是什么东西，但是可能多年后，你会记得老师当年教这篇文章的时候，让我非常触动，让我知道怎么生活，怎么面对好事，又怎么面对难事，怎么样坚韧不拔，怎么样百折不回，可能那篇文章具体的已经忘了是吧？
记者：就是怎么去做到知识性、技能性传授和情感教育、精神塑造之间去做一个平衡。
詹光伟：或者叫有机地融合。
【小标题：师者的传承】
詹光伟：你好，我的学生况俊熙。
记者：詹老师是您的语文老师，您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什么？
詹光伟学生：我第一印象实际上想起了一个作家，就是史铁生。他说语文即生活，我现在都记得那句话，他写在黑板上。
记者：现在你作为一个老师了，那么你怎么样去教育你的学生？
詹光伟学生：詹老师他在讲诗古诗词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，就是他会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，作者的生平，创作的历史背景来进行讲解。后来我上了大学以后，我知道这种实际上是一种叫做什么呢，我们历史上叫做以诗证史，就是把诗和史结合起来，这是一种很高明的手法，我上课会引用。
记者：我第一次见詹老师的时候，他在上课，上初三语文《陈涉世家》就讲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，他说不管你是当农民也好，当王侯将相也好，你找到一个你自己最满意的活法。就是他特别擅长去在这个教育的这个内容当中去找到一种契机，就是去传递文字背后的东西，然后去引发学生对于人生，对于天地宇宙的思考。
詹光伟：还是那句话究竟什么是教育，我和峻熙都是普通老师，我们无法下定义，我们也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，应该说我们就是实践者、践行者，或者说，然后我们就希望我们培养的对象，不仅是分数，更是人，活生生的人。
记者：你现在的学生跟你们当时学习的那种状态，那种想法，或者是对于人生的看法，对生活的感受好像不太一样了。
詹光伟学生：对，差别很大。因为我教的都是2000（年）后，已经快到2010（年）后了，他们这一代人，可能要更加目的性更强一些，学习的主动性差一些，更加地被动。他们很多不是因为兴趣，可能去选择某个专业，用一个词来说比较功利化的目的，去学一个东西。
詹光伟：我要考一个什么职业，所以我要学什么东西，这个对吗？
记者：这一两天的接触，其实带给人最大的、最突出的感受，其实他是一个情感非常充沛的人，他的内心世界，他的精神世界是非常丰富的人，就我觉得作为一个语文老师，这个非常重要。去教会学生怎么样去表达自己的情感，表达爱，这是我们当今这个社会特别需要的。
詹光伟：我觉得你挺懂我的，你非常懂我。
【小标题：生命的馈赠】
詹光伟：我觉得我很幸运，这点我是发自内心地说幸运，我的那些同学对我真的是念念不忘，经常带钱给我，而且还不是小数字。30年前老校长亲自来接我去学校，然后后来每一任校长一直到现在的，经常过问关心。从小就想当老师，但是你想我们这种身体条件，如果没有七中这个平台，这么多年的那种支持和关爱，我觉得我的梦可能很难实现，真的是我的运气很好，我遇到了我这些学生们，一直到现在很多事情，生病了，家里有些什么事情，都实际找的是早期的学生。病痛让我觉得确实难受，甚至也说不公，但是更多的时候呢，我真的是感觉这个世界，至少我身边的都是比较温暖的，比较有爱的。走上教师岗位的孩子，一样的用热血去浇灌，用爱去传承。
[bookmark: _GoBack]记者：两天的采访，让我对詹老师有了全新的认识，虽然他的身体每况愈下，但是他的课堂依旧是那么精彩，他的精神依旧是那么饱满，他的声音依旧是那么洪亮。他把自己变成了一本教材，告诉学生怎么样去面对生活当中的苦难，怎么样在漫漫的人生当中，过得幸福，活得精彩。感谢您收看这期的对话节目，再见。
